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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北平笺谱》说起

厂肆更谁来访笺，版杨名字迅翁传。海王村畔秋阳淡，

风景依稀似昔年。

这是我前两年回北京经过琉璃厂时偶然写下的一首绝句，是

怀念鲁迅先生在琉璃厂访求笺纸和郑西谛先生编印《北平笺谱》

的事。“版杨”是“板儿杨”，板儿杨和张老西是两位刻制水印笺

纸木板的高手艺人，因编印《北平笺谱》而将姓字流传下来，成

为艺林佳话。

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给西谛先生的信中有一段

写道：

板儿杨，张老西之名，似可记入《访笺杂记》内，借此

已可知张 为山西人。大约刻工是不专属于某一纸店的，正

如来札所测，不过即使专属，中国也竟可糊涂到不知其真姓

名（况且还有绰号）。

在这段话中，鲁迅先生是很有感慨的，觉得这样的高手工艺

家，竟至连名字也不为人所知，仅以绰号著称。其实这种情况，

也有其另外一方面的原因，就是因技艺而出名，如过去北京“样

厂肆志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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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雷”、“快手刘”等等，也就是因为他们画房样子、变戏法等高

超技艺，得到了以上的绰号，真名反为所掩。就以琉璃厂而论，

当时也还有“古钱刘”、“宋版刘”等人物。“板儿杨”所以出名，

也是这种情况。至于张老西，那是因为张是山西人。过去北京称

呼山西人，习惯叫“老西儿”，其中有玩笑的成分，也有亲热的

成分，如再亲热点叫声“西哥”。但一般称呼“张老西儿”，也没

有什么，只是叫久了，真名也为这一“官称”所掩了。

鲁迅先生编制《北平笺谱》的缘起，是与先生很早就爱好绘

画、版画，爱好收集画集、笺纸分不开的。古诗说：“十样蛮笺

出蜀州”，但是先生没有到过四川成都一带，成都很出名的“诗

婢家”的水印诗笺也未见先生提起过。当时上海、杭州、广州的

笺纸，先生都收集过，认为都不及北京的好，所以只印了一部北

京的。

先生自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南下后，后来一共回过两

次北京（当时叫北平），每次都到琉璃厂搜求了不少信笺。第一

次回京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记道：①

⋯⋯从静文斋、宝晋斋、淳菁阁搜罗信笺数十种，共泉

七元。

同月二十八日记道：

⋯⋯往松古斋及清閟阁买信笺五种，共泉四元。

第二次回京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道：

①鲁迅先生日记纪年时，一九一九年之前，纪年用干支，纪月、日用阳历；一

九二 年开始，不再用干支纪年。文中后面所引日记原文，均准此，但在干

支之后，加注公历年代，用（）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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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往琉璃厂买信笺四盒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给西谛先生的信道：

去年冬季回北平，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，觉得画家与

刻印之法，已比《文美斋笺谱》时代更佳，譬如陈师曾齐白

石所作诸笺，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，但此事恐不

久也将销沉了。

信中随后就说到“自备佳纸”印制笺谱的事，这便是印制

《北平笺谱》的准备和缘起了。鲁迅先生对当时琉璃厂笺纸的评

价是非常高的。后来在先生与西谛先生的努力下，《北平笺谱》

便于一九三四年初出书了。第一次印了一百部，第二次又印了一

百部。当时先生曾在给西谛先生的信中幽默地说道：“至三十世

纪，必与唐版媲美矣”。其实用不了那么久，到现在虽然只有四

十多年，这笺谱便早已成为难得见到的文物了。而这十分珍贵的

文物，便是搜求琉璃厂当时各家南纸店，如荣宝斋、清秘阁、淳

青阁、松古斋等水印木刻笺纸印制的，在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珍

贵的一页佳话，在文化艺术典籍中留下了多少部精美的珍品，时至

今日，虽非唐人写经，宋元佳椠，总也可以和明版、康版媲美了。

短短的东西琉璃厂街，由厂东门到厂西门，也不过二里之

遥，其间书铺、南纸店、古玩铺、碑帖铺、裱画铺、图章铺、墨

先生日记中琉璃厂或写作“留黎厂”，本文所引日记原文，均写作琉璃厂，

以资统一。

关于刻工的情况，清末《爱国报》所编《燕市积弊》中有一段介绍道：“刻

字的手艺，本来甚苦，年岁或老或小的人全都吃不成。每刻一板，分两道

手，有‘伐刀、挑刀’的分别。伐刀管刮板、上样、拉线等事，把字的正面

伐好，交给挑刀去挑，挑刀把反面儿挑得，外带铲空（就是没字的空格）。

乱先（指庚子前一编者注），每百宋字，才挣五百当十钱，顶好的手艺，才

能了零碎儿，如名戳、票板、花信笺之类，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钱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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盒铺栉比鳞次，在一二百年中，真不知留下了多少文人学士的足

迹。虽说雪泥鸿爪，不计东西，但是有的人的足迹却深深印在文

化艺术的史册上，千古不湮，这便如鲁迅先生和西谛先生奔走于

琉璃厂，搜求笺纸，编印《北平笺谱》。如此不辞辛苦，热心文

化，而这却是那些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之流所想不到也

不能理解的，而这样的人却是直到现在也还不少。所以谈谈鲁迅

先生与琉璃厂，谈谈那个时候琉璃厂的一鳞半爪，我想也不是没

有意义的吧。

琉璃厂气氛

乾隆时益都李南涧（文藻）《琉璃厂书肆记》中写道：“无甚

应酬，又性不喜观剧，茶园酒馆，足迹未尝至，惟日借书抄之，

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，虽所买不多，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。”鲁

迅先生一生不喜欢看京戏，那时应酬也不多，平日公余除抄书之

外，一遇暇日便到琉璃厂游览，很像李南涧所说的那种情况。

琉璃厂后来习惯说在和平门外，这样说是不确切的。因为和

平门是一九二四年左右才开的，南北新华街也是同时才展宽的。

在鲁迅先生去琉璃厂买书、访帖的大部分时间里，由城里去琉璃

厂，还是不出宣武门，就得出前门，中间全有城墙挡着，是过不

去的。鲁迅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之前，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山会

邑馆，在宣武门里教育部上班，不论星期天或平日，去琉璃厂都

是很方便的。走大路从菜市口经骡马市到虎坊桥，从梁家园斜穿

过去，顺新华街往北不远就到厂桥，就是东西琉璃厂的中心了。

如果走小路，从菜市口东边一点，进铁门穿小胡同到南柳巷，那就

更没有多少路，便到了琉璃厂厂西门了。

琉璃厂以厂桥海王村公园为中心，往东是东琉璃厂，接一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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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街、杨梅竹斜街；往西是西琉璃厂，接南北柳巷。过去东西两

头都有铁门，俗名厂东门、厂西门。整条琉璃厂街上，由鲁迅先

生时期，一直到后来，除去西琉璃厂路南商务印书馆一所三层的

西式楼房而外，其他都是中式的铺面房，而且大多都是平房，间

或有所两层的楼房，那也有如凤毛麟角了。不过这些铺房都很精

致，一般都是水磨砖的砖木建筑，门面油漆得很整齐。开间大多

都是二间、三间，五间的便是大店了。只有昔时宝名斋书铺是最

突出的，九开间门面，当时人称：“琉璃厂一条龙，九间门面是

‘宝名’。”不过在鲁迅先生时期，宝名斋书铺早已关张，其他那

些店铺，门面虽然不大，但后面进度一般都很深，而且都连着后

面的院子，这样地方就很宽绰了。

琉璃厂各家店铺，大多都没有西式店铺的那种窗橱；也不像

江南店铺的那种排门板，白天去掉门板，店面敞开，无门无窗。

琉璃厂店铺的门面，都有门有窗，窗上装玻璃，有的还是老式

窗，下面玻璃，上面糊纸。店门后来大多改为西式拉门，过去则

都是对开木门，白天开门营业，门上挂帘子，冬天蓝布镶黑云头

夹板棉门帘，夏天夹板大竹帘，从街上走过，透过擦得十分明亮

的玻璃窗，可以看到店内的一些风光：古玩铺的红木多宝槅上的

花瓶、鼎彝；书铺书架上一叠叠的蓝布套夹着白色签条的古书；

书画铺挂的各种字画、立轴、对联；墨盒铺架上的亮晶晶的各式

各样的墨盒子、镇纸、笔架⋯⋯。店名一般都是黑地金字的匾

额，几开间门面的大店，在店名大匾的两旁，还对称地挂上两块

小匾，如“藏珍”、“蕴玉”之类。柱子上都有红地黑字或黑地金

字油漆得亮晶晶的抱柱对联。牌匾、对联都是当时名家书写的，

翁同龢、朱益藩、宝熙、陆润庠等，应有尽有。这些对联都是嵌

字格的，这里抄几副在下面，作为当日琉璃厂的一点资料吧。

宝气腾辉瞻典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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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花启秀灿文章。

宝林堂书铺

崇山峻岭琅嬛地，

文薮书田翰墨林。

崇文堂书铺

宝鼎芝房，嘉祥备至；

文场笔阵，典籍纷披。

宝文堂书画铺

万象峥嵘新眼界，

元龙品概古胸襟。

万元眼镜铺

这些对联，切铺名，切店铺内容，对仗一般都很工稳自然。尤

其万元眼镜铺一副，用陈登的典故用得很好，很有点气概。

琉璃厂东西街，不管从东从西，慢慢走来，总是笼罩在一种

文化、艺术的气氛中，这种气氛是琉璃厂所特有的，是从清代乾

隆、嘉庆以后，逐渐形成的。一直绵延到后来，其间将近二百年

之久，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。

鲁迅先生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京，十二日就到琉璃厂游

览，日记上记道：

星期休息。⋯⋯下午与季茀、诗荃、协和至琉璃厂，历观

古书肆，购傅氏《纂〔籑〕喜庐丛书》一部七本，五元八角。

其后，二十五日又去，二十六日、三十日又去。初到北京，

风尘仆仆，除工作之外，朋友往来也很忙，却在不到一月之间，

便去了四次琉璃厂，可见厂肆与先生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是与当时

所有学人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了。自此以后，十五年中，浏览古

书，访求碑帖，收集信笺，时时徜徉于海王村畔、厂肆街前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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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的次数就更多。

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最后一次回北京，在京住了十六

天，又去了三次琉璃厂，二十七日记道：

⋯⋯午后往师范大学讲演，往信远斋买蜜饯五种，共泉

十一元五角。

先生这次往师大讲演，后来到信远斋买蜜饯及回家，是当时

师大同学叫营业汽车接送的，这便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去琉璃

厂。在东琉璃厂进口不远路南，那小小的两间门面的信远斋，嵌

着玻璃的绿油漆的老式窗棂，红油漆的小拉门，前檐悬着一块黑

漆金字匾额，写的是馆阁体的“信远斋”三个字。在初冬下午的

阳光斜照中，鲁迅先生提着几包桃脯、杏脯之类的蜜饯，在店主

萧掌柜拉门送客，“您慢点儿走⋯⋯回见⋯⋯”声中走出来，坐

上车，回到城里西四宫门口家中。这普普通通的一点情景，谁能

想到这就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告别自己多年来不知徜徉过多少趟

的琉璃厂呢？真是“逝者如斯夫”，此情此景，应该早已和琉璃

厂的气氛融合在一起了吧。

书肆杂谈

鲁迅先生早期到琉璃厂去是买书，间或也买点古钱等小古

董。从日记中看，在壬子（一九一二）、癸丑（一九一三）、甲寅

①信远斋是以卖酸梅汤出名的。近人徐凌霄《旧都百话》中道：“暑天之冰，

以冰梅汤为最流行，大街小巷，干鲜果铺的门口，都可以看见 冰镇梅汤’

四字布檐横额，有的黄地黑字，甚为工致，迎风招展，好似酒家的帘子一

样，使过往的热人，望梅止渴，富于吸引力。昔年京朝大老，贵客雅流，有

闲工夫，常常要到琉璃厂，逛逛书铺，品品古董，考考版本，消磨长昼，天

热口干，辄以信远斋梅汤，为解渴之需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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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九一四）几年中，先生经常来往的书铺是神州国光社、直隶

书局、文明书局、宏道堂、立本堂、有正书局、保华堂等家，后

来才到富晋书庄去。那时富晋书庄还在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内，等

到迁至琉璃厂宏道堂旧址营业时，那已是一九二四年间的事，这

在鲁迅先生离京之后了。先生早期买的书籍，最多是画册、丛书

一类的书，如有正书局的《中国名画》、神州国光社的《金冬心

花果册》、《神州大观》、《功顺堂丛书》、《湖海楼丛书》等。当然

这些都只是举个例子，先生每年买的书都很多，在一篇小文内书

名是无法广为介绍的。

这些书铺中，有古书铺，有新书铺，如神州国光社、有正书

局、文明书局等，便是当时以卖新印珂罗版碑帖、画册出名的店

家；宏道堂、立本堂、保华堂则都是古书铺；直隶书局则是新

书、旧书都卖的铺子，曾经影 的印过清代卢文弨 《抱经堂丛书》、

近代人宋星五、周蔼如辑的《文渊楼丛书》。

琉璃厂的书铺，自从清代乾、嘉以来，绵绵二百载，其间兴

衰代谢，不知变换了几百家。乾隆时益都李文藻《琉璃厂书肆

记》、清末江阴缪荃孙《琉璃厂书肆后记》、近人通学斋书铺主人

孙殿起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都作了详细的介绍，是考证琉璃厂书

铺掌故的名著。尤其是孙著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，时代晚近，更

为详赅。鲁迅先生往来琉璃厂买书的一些书铺，在孙著《三记》

中基本上都是著录了的。

琉璃厂过去书铺，以路南的为多，又以东琉璃厂为多。由厂

东门过来，远及火神庙、海王村公园、小沙土园胡同中，每两三

家门面，便有一两家书铺，家家都是牙签插架，满目琳琅。一些

书铺，外面看看，只有一两间、两三间阔，而内中进度却很深，

有的是前后连接，即俗名“勾连搭”的鸳鸯房，看是三间，实际

是六间，这样店内就很宽大了。铺中四周都是书架，有的前后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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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开的隔断也是书架，上面堆满了各种线装书，书套一头都夹有

一张白纸，写明书名、作者、时代、版式。客人来了，可以挨架

参观，随意取阅。如果是老主顾，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，小伙计

敬茶敬烟，略事寒暄，然后才谈生意。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，问

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，拿过来看看。好的东西，大家鉴赏一

番，买也可以，不买也可以。如果有意要，然后可以谈谈价钱，

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。这种营业方式，其源流应该说是很

早了吧。乾隆时朝鲜人柳得恭在他所著《燕台再游录》中有几句

写琉璃厂书铺道：

⋯⋯聚瀛堂特潇洒，书籍又富，广庭起簟棚，随景开

閤。置椅三四张，床桌笔砚，楚楚略备。月季花数盆烂开。

初夏天气甚热，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，卸笠据椅而坐，随

意抽书看之，甚乐也。时或往五柳居，与陶生话。因系大比

之年，各省举人云集都门，多游厂中，与之言，往往有投合

者。或群辈沓至，问答姓名乡县，扰扰而散⋯⋯

这该是多么潇洒的书铺呢？这种风气一直流传到后来，常去

书铺，坐坐也好，谈谈也好，在答问之中，都有不少学问。如果

顾客是位专家，铺主也就在买卖之中，顺便讨教，增长知识。如

果买的人学识较差，店主也会娓娓不倦地向你介绍。这一方面固

然为了作生意，另一方面也使你增长不少知识。经常浏览琉璃厂

书铺，那便版本、目录、校勘之学，与日俱增了。

在琉璃厂书铺中，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版本、目录专门家。晚

近如正文斋主人谭笃生、会文斋主人何厚甫、文德堂主人韩逢源

（绰号韩大头）、通学斋主人孙殿起、文禄堂主人王搢青、个人营

业的宝坻县人刘宇清（绰号宋版刘）、衡水县人萧金铭等人，都

是比较著名的。其中尤以孙、王二人更为突出。伦哲如先生《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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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所谓“后来屈指胜蓝者，孙耀卿同王晋卿”

便是指此。并自注云：“故都书肆虽多，识版本者无几人，非博

览强记，未足语此。余所识通学斋孙耀卿、文禄堂王晋卿二人，

庶几近之。孙著有《贩书偶记》、《丛书目录拾遗》，王著有《文

禄堂访书记》。皆共具通人之识，又非谭笃生、何厚甫辈所能及

矣。”孙氏除上列二书外，还有《清代禁毁书目（补遗）》、《清代

禁书知见录》、《琉璃厂小志》等著作。当然以上这些人都是琉璃

厂的专门家，除此而外，那些一般的书店伙友，也要有一定的专

业知识和专门技艺，才能胜任工作。

所说知识，就是熟悉各种书目，首先是四库的书目，其次还

有南北各私家的书目，古代的、当代的，什么毛晋汲古阁、聊城

海源阁、宁波天一阁等等。熟悉各种版本，什么宋版、元版、建

刻、蜀刻、白口、黑口、家刻、坊刻等。要能作到像缪荃孙说的

“宋椠元椠，见而即识，蜀版闽版，到眼不欺”，那就近于技矣。

所说技艺，就是整理古书，重新装订，重新换护页、书衣，

配制书套，仿制抄本，仿制缺页，这中间工夫各有高低。一部破

烂霉蛀的宋版书，到了高明师傅手里，重新拆开，轻轻地一张张

地摊平，去掉霉迹，托上衬纸，补好蛀处，再一张张折拢，理

齐，先用纸捻订好，压平，再配上旧纸护页，配上栗壳色或瓷青

色旧纸的书衣，用珠子线（即粗丝线）订好，帖上旧纸题签，配

上蓝布、牙签书套。就是用这样水磨的细工夫，一部破烂的旧籍

便成为面目一新的善本了。高明师傅作起这些工作来，真有得心

应手、起死回生之妙。晚近装褙师傅王仲华，技艺就非常高明，

曾为傅增湘重装北宋本《乐府诗集》，傅在跋语中称他为“缀补

旧籍，号为精良”，又说“修订讫事，精整明湛，焕然改观”。这

像刻版工板儿杨、张老西一样，都是琉璃厂文化工艺中的高明之

士。各书铺或藏书家都存有旧纸，平时把整理旧籍时多余的旧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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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、护页等替换积攒起来，以作修配宋版元版等珍贵善本书之

用。至于说重新装订一般的旧书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鲁迅先生也常常委托书店重新装订旧书，如癸丑（一九一

三）年九月十四日记道：

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，属其修治，豫付工价

银二元。

十月五日记道：

往本立堂问所订书，大半成就。见《嵊县志》一部，附

《郯录》，共十四册，以银二元买之，令换面叶重订。

十二月十九日记道：

下午琉璃厂本立堂书估来取去旧书八部，令其缮治也。

同月二十九日又记道：

晚琉璃厂本立堂旧书店伙计持前所托装订旧书来，共一

百本，付工资五元一角五分。惟《急就篇》装订未善，令持

归重理之。

从先生的这几则日记中，可以看出当时琉璃厂书铺代客修缮

装订旧书业务的一斑。

他们除代顾客修缮、装订而外，还接受顾客的委托，代为访

求难得的书。如癸丑（一九一三年）九月二十三日记道：

下午往琉璃厂搜《稽中散集》不得，遂以托本立堂。

先生所校《稽中散集》早已出版了，而起因却早在六十几年

前，这也算是和琉璃厂本立堂书铺留下的一点墨缘吧。

琉璃厂在二百年间，不只是一个卖书、卖画、卖古董的文化

商业区，也可以说像一所特殊的学校，其间不知培养、薰陶出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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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文物、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材。他们都是师徒相承，一代一代地

传下去。孙殿起氏所编《贩书传薪记》，对近代书业师承作了比

较详尽的记载，是很可珍贵的资料。

琉璃厂各书铺，在同光以前，大都是江南人，以江西人为

多。李文藻《琉璃厂书肆记》说：“书肆中之晓事者，惟五柳之

陶，文粹之谢，及韦也。韦，湖州人，陶、谢皆苏州人，其余不

著何许人者，皆江西金溪人也。”后来可能因太平天国的影响吧，

南方人不来了，逐渐为河北省南宫、冀县、衡水一带的人所代

替。说到他们的商业道德，虽然也有一些弄虚作假，如制造假宋

版书、假抄本书，以残缺的书冒充完整的书出售等等情况，但大

部分来说，对待客人还是较为诚恳、朴实的。这也是琉璃厂的一

种好风气。鲁迅先生癸丑（一九一三）年二月九日记道：

至宏道堂买得《湖海楼丛书》一部二十二册，七元；

《佩文斋书画谱》一部三十二册，二十元。其主人程姓，年

已五十余，自云索价高者，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，亦诚言

也 。又云官局书颇备 ，此事利薄 ，侪辈多不愿为 ，而我

为之。

书要卖高价，自己说明是想多赢几文，这自是老实的表现，

所以得到先生的赞许。这比要了高价还说是“赔钱出售，忍痛牺

牲”的生意经要实在得多。按孙殿起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和《贩

书传薪记》所载，这位诚实的掌柜是字叫信斋的程锁成，河北冀

县人。

书价杂谈

鲁迅先生每年日记后面，都附有书帐。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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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六年，据书帐所载，共用了三千六百七十余元。这还不包括一

九二二年的，那年的日记遗失了。如取前后两年的平均数计算，

还要加一百四十元上去，那就是三千八百元左右，这不能说是一

个小数目了。但是在所买的书里面，还没有什么善本书，即宋、

元、明版，以及各种少见的禁书和稀有的抄本在内。

先生在壬子（一九一二）年日记书账后有小记道：

审自五月至年莫，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，然无善

本。京师视古籍为骨董，唯大力者能致之耳。今人处世不必

读书，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，尚复月掷二十余金，收拾破书

数册以自怡说，亦可笑叹人也。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

下记之。

在这段后记里，既感北京当时书价之昂贵，又痛詈以书为骨

董者之流购书而不读书，感慨是很深的。这里面便联系到一个书

价问题。鲁迅先生在京十五年内，所用之书款，除极少数属于从

外地或国外函购，或回南时在上海、绍兴购买者外，绝大多数都

是在琉璃厂购买的，可以说，这点钱绝大部分都花在琉璃厂了。

所用款项，一部分是买书，一部分是买拓片。如广义地说，碑帖

拓片也是典籍，所以两样先生都记在书帐上。为此，琉璃厂书价

的高低，与先生自是非常密切的了。

琉璃厂书价，在清代十九世纪中叶，还比较一般。这里先引

一则李慈铭的日记作为具体说明。《越缦堂日记》咸丰庚申（一

八六 年）十二月十五日记道：

以钱二十五缗，买得临海洪筠轩先生颐煊《读书丛录》

二十四卷、歙县金辅之先生榜《礼器》三卷、江都焦礼堂先

生循《群经宫室图》二卷、高邮王文简公《经传释词》十

卷、栖霞祁兰皋先生配王婉佺安人《列女传补注》八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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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列仙传校正本》二卷，及马令《南唐书》二卷

共书七种，五十卷。二十五缗制钱，折合后来铜元二千五百

枚，合五六块银元。看来这些书一般都还是乾、嘉刻本，其价钱

分便宜较之后来，固然不能说是十 的，但也不能说是十分贵了。

琉璃厂书价日渐腾贵，是在清代末年。据震钧《天咫偶闻》

记载：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出来之后，掀起一股买书风，京都士

人都到琉璃厂按图索骥，书铺生意兴隆，书价也就日渐上涨了。

那时宋版书，计叶论值，视版式好坏，每叶三五钱，殿版以册

计，每册一二两，康乾旧版，每册五六钱，新印的书，看版式、

纸张的精粗，区别论价。一般真字版比宋字版贵十分之二三，连

泗纸比竹纸贵十分之二三，道路远的又比近的贵十分之二三。这

里所说的钱和两，都是指纹银。宋版书每页就以三钱算，五十页

一册，四册一套的书，就要卖六十两纹银了。当时江南的米价，

一石还在一二两纹银之间，四册宋版书，就是四五十石米的价

格了。

乾嘉时黄丕烈《书舶庸谭》中《宋刻〈王右丞文集〉跋》云：

王右 文集，即所谓《山中一半雨本》，许丁卯集（元刻）即

所谓《校宋版多诗几大半本》，⋯⋯惜以物主居奇，必与《说文》

并售，索值白金百二，而余又以《说文》已置一部，不复重出，作

书复之，许以二十六金，得此两书，书札往返再三，竟能如愿。

那时二十六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书，到了清末以叶计值的时候，

恐怕再加两三倍也买不到。但是到了后来，就是鲁迅先生在琉璃

厂买书的年代里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蜀人傅增湘氏戊午（一九一八

年）买北宋本《乐府诗集》一百卷、二十四册，以银元一千四百元成

交。替王叔鲁（即后来的大汉奸王克敏）买宋版《后汉书》残本四十

九卷，以银元一千五百元成交。俟后王书散出在琉璃厂，《后汉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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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被傅氏以一千二百元收进。武进陶兰泉买明钞本《墨庄漫录》，

以六百元成交。这些都是琉璃厂的豪客，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“视

古籍为骨董者”了。按傅氏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，收藏有宋、元版

《通鉴》各一部，自题为“双鉴楼”。鲁迅先生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（见

《且介亭杂文 一文中所说的“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”，便是

指他。傅买书时鉴别古籍，议论书价，十分精明。以成千的银元买

一套书，那是因为当时的书价就这么贵，并非是他买得吃亏。他买

书一般都是买得十分合算的，如前所说一千五百元的书，他以一千

二百元收进，便是一例。

以上谈的是那时宋、元版善本书的价钱。至于其他的书，在琉

璃厂要看各种情况，时贵时贱，价钱并不稳定，基本上是看顾客的

购买情况而涨落。鲁迅先生在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（见《且介亭杂

文》）一文中有几句说：

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。乾隆时候刻本的价钱，几乎等于

那时的宋本。明版小说，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；从今年起，

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。至于清朝禁书，则民元革命

后就是宝贝，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，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。

鲁迅先生此文是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写的，但内容谈到五四以

后及民元书价，所以也适用说明琉璃厂书价涨落的情况。再如伦

哲如在所著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自序中 ⋯同是一书，也说：“

适时则贵，过时则贱，而时之为义又至暂，例如辛酉（一九二一年）

以前，宋元集部，人所争得也，乃过此则无问之者矣。又如辛未（一

九三 年）以前，明清禁书，人所争得者也，乃过此亦几几无问之者

矣。”

这位伦先生也是跑了一辈子琉璃厂的人，所说都是琉璃厂实

情，就是琉璃厂书价，常常是因为大家都抢购某一类书，这类书的

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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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钱便一哄而高了。反之，无人过问的书，便十分不值钱。据说在

清末时，普通地方志没有人买，只有日本人买，书铺以“罗”论价，一

元一“罗”。所谓一“罗”，就是把书堆起来有一手杖高。即使是少

见的善本志书，因为无人过问，价钱也很便宜。等到一九三 年前

后，北平图书馆、各大学图书馆注意购买方志，各私人藏书家也跟

着抢购，不久方志一门，便身价百倍了。鲁迅先生在癸丑（一九一

三年）十月五日从琉璃厂立本堂买《嵊县志》、附《郯录》十四册，价

二元，那自是十分便宜的了。

鲁迅先生在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一文中还说过《东华录》、《御批

通鉴辑览》、《上谕八旗》、《雍正朱批谕旨》等清代官书，无人过问，

价钱低廉的情况。在当时，除此之外，也还有《皇清经解》等类的

书，也是无人过问，都同称斤卖差不多，也常常是以手杖论值卖给

日本人了。而相对作为骨董的书却更价值惊人了。自从庚子之

后，《永乐大典》散出，清末琉璃厂文友堂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代

价到处搜求，卖给日本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。伦哲如《辛亥

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曾记：山阴人吴莲溪，庚子乱中翰林院私分《永乐

大典》时，曾分得百来本，当时尚无卖处。宣统间，由于琉璃厂书铺

重价收求，吴因之致富。去世后，家中尚有二本，一全一不全，全的

要卖三千元，不全的要卖二千元，那就更是奇货可居了。算来鲁迅

先生十五年中，全部在琉璃厂买书的钱，也不够买这两本《永乐大

典》的。

琉璃厂是古籍集中的地方，书价与外地比较，一般要比外地

高。利之所趋，琉璃厂书商都以到外地收集古籍为谋利捷径。近

的到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，远的到云、贵、川、广，每趟外出收书，

都有不同的收获。有名的如述古堂于魁祥一九一七年在山东买到

宋本《八经》、宋本《唐十家小集》。个人营业的衡水人彭文麟，专门

外出收书，远到湖南、江西，一九三一年在山西曾廉价买到《永乐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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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》十余册。山西南路过去不少经营钱庄票号的商家，收藏的明清

小说很多，明清小说书价大涨之后，琉璃厂书铺便常前去收购。文

介堂张德修在山西购到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回到北京，以八百元卖给北

京图书馆，真可算是一本万利了。

鲁迅先生一九一三年回绍兴时，在绍兴奎元堂买到过一部毛

晋汲古阁的《六十种曲》，二十四元。后来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经济

困难时期，把这套书在北京以四十元的代价卖掉了。一九二一年

四月七日记云：

上午卖去所藏《六十种曲》一部，得泉四十，午后往新华银

行取之。

在这一买一卖之间，也可以看出当时北京与外地书价的差

异了。

当然，上面拉杂所写，还是那时琉璃厂书价的大行大市。至于

说在小市冷摊上买到便宜货，那也是时而有之的事。但那多是因

为卖者是外行，买者偶然碰巧，不能作为书价的行情。

碑帖铺和古钱铺

鲁迅先生在北京，有几年勤于抄碑、校勘碑，便经常买拓片，因

此和琉璃厂碑帖铺的关系很深、很多。读先生日记，记录的碑帖铺

的店名，就有敦古谊、师古斋、式古斋、富华阁、肆古斋、宜古斋、仪

古斋、耀文堂、震古斋、访古斋、德古斋等十几家之多。碑帖铺在琉

璃厂是一个独立的行业。固然书铺如有正书局、神州国光社、文明

书局等也影印碑帖发卖，有些古玩铺偶尔也卖旧碑帖，但这都和碑

帖铺不同。碑帖铺则是不卖别的，专门卖碑帖的。其内容大约一

是已裱好的碑帖，作折叠册页式，有木制夹版，或锦裱封面，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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